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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妇女的
“蓝圄腰”

腌笃鲜

■柴焘熊

早前，在崇明乡间，成年的
妇女都爱在腰间围一条圄腰。
它用染成靛蓝的崇明老布制
成，长方形，上端的两只角上各
系一条带子，被称为“蓝圄腰”。

千万别小看这普普通通、
毫不起眼的圄腰，它可是早年
崇明乡下农家妇女须臾不离
身的好伙伴。当年的女性出嫁
时，陪嫁物品里都有两三条崭
新的蓝圄腰作陪嫁品。

那时，清晨起床后，乡间
的农妇总会在梳头洗脸后，先
在腰间围上一条蓝圄腰，然后
再开始一天的劳作。要烧菜煮
饭了，蓝圄腰可以为她们挡住
灶台上溅淌的水花。双手湿漉
漉时，蓝圄腰可用来擦净手上
的水珠。外出归家时，蓝圄腰
可用来拍打身上的尘土。

到了下田耕耘时，蓝圄腰
的用处就更大了。播种庄稼
时，农妇们便会挽起它的下端
两角，穿过系在腰间的带子，
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结。这时，
蓝圄腰便成了一个兜底的包
袋。种子装在里头，她们一边
在田畦间行走，一边一把把地
掏出圄腰兜里的种子，均匀地
撒播在田垄内。秋季棉花绽放
时，心灵手巧的农妇要拾棉花
了，蓝圄腰又成了她们收纳采
下来的籽棉的花袋。一朵朵开
得白白的棉花被灵巧的手指
从棉壳内捉入圄腰兜里，待装
得满鼓鼓时，再倒入放置在田
埂上更大的花袋或箩筐内。

哪个农民不惜粮如金？秋
收时分收割过的田头，常可见
绽裂的黄豆、赤豆爆落在田间
的泥块缝里，稻穗遗散在稻根
旁边。农妇会在忙碌的间隙
里不时俯下身来，捡拾起一颗
颗豆粒、一穗穗稻谷，装入蓝
圄腰袋内带回家中。有时候，
出工时带至田头的孩子玩累
了闹瞌睡时，细心的农妇就会
把他抱至田头地角的避风处，
解下蓝圄腰，一半铺在地上，
让小孩躺在上边，一半折过来
盖在身上。
“扯圄腰旗寻小囡”，老一

辈崇明人对此印象很深。当
时，偶尔会有小孩走失之事发
生，媒体不发达，信息难传
播，怎么办？蓝圄腰便派上了
用场。走失孩子的人家会把
蓝圄腰缚在竹竿上，成为蓝
圄腰旗，把它插到独轮车上，
推着行走。路人看到了，便知
道这户人家走失了孩子，会
上前问询或告知有关走失孩
子的信息。蓝圄腰就这样借
着风，把妈妈的呼唤传送到四
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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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轶伦

现当代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钱谷融先生（1919—2017）对
长风公园的银锄湖情有独钟。

在一篇追忆先生的文章中，曾援
引钱谷融生前自述：“我最心爱的就
是那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每当夕阳
西下，游人纷纷离去，园中渐归宁静
之时，我常喜独坐湖边，凝神遐想，注
目遥睇，而双目无所见，头脑无所思，
只觉得浑浑然、茫茫然，胸中一片空
明，而心情异常恬适。”

据钱谷融的学生说，先生退休之
后，每天在家读书看报，几乎每天都
要步行去长风公园散步。他甚至还写
打油诗说：“不是长风公园好，今生何
必住二村？”二村，是位于普陀区长风
地区的华东师大二村。

因为这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长
风公园记取了多少上海市民泛舟湖
上的倩影和绕湖漫步的身影？倒映过
多少沉思老者的脸庞、絮语恋人的笑
脸和童年稚嫩的小脸？

是故，今年1月媒体报道的“长
风公园改造工程进入最新阶段”的新
闻备受瞩目：

公园南侧的银锄湖及周边游乐
区域正式实施封闭，启动改造施工。
随着南区封闭，所有电动船、脚踩船
等游乐项目均已暂停运营，待改造完
成后重新开放。“此次改造将对园区
开放区域作出调整，沿外围的所有围
墙都会打开，形成沿枣阳路、大渡河
路、光复西路等的开放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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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公园围绕银锄湖而建，在
1958年局部开放时曾命名为碧萝湖
公园，以“上海最大的划船公园”之名
问世。

湖，是这个公园的灵魂，也是近
70年前的上海机关干部，学校的干
部、学生，工厂、商店的职工“每天经
常两三百人自愿参加建园义务劳动”
的结晶。

人们对原有西老河进行拓宽挖
深，形成湖，并用挖出的土方堆建了
山。1959年全园开放前夕，公园改名
为长风公园，寓意“愿乘长风破万里
浪”。长风公园内，人工挖出的湖与山
分别被命名为银锄湖和铁臂山，亦来
源于1958年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七
律二首·送瘟神》“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在建筑密集、寸土寸金的上海市
区，在公园里开出这样一片宽阔美
丽、可供泛舟的湖，能带给久居都市
的市民一些自然之趣。有位上了年纪
的作者曾写过一次奇遇：在长风公园
银锄湖上划船时，与另一条游船靠得
较近，夹在两船之间的一条四五斤重
的花鲢鱼居然蹦上船来。

这大鱼来得并非没有缘由。翻阅
历史，“1959年公园职工就在这些湖
泊里放下了二百二十万尾鱼苗，其中
鲤鱼苗一百七十万尾，白鱼苗五十万
尾。由于他们悉心饲养，鱼苗成活率
达百分之九十五，而且成长得很快。
白鱼每尾已有二斤左右，鲤鱼每尾也
在半斤以上。”1984年6月，上海市钓
鱼协会正式成立，上海市首届钓鱼比
赛正是在长风公园银锄湖举行的，
15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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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地图可以看见，标注“长风
公园银锄湖”的蓝色圆圈，位于西虬
江和吴淞江即苏州河之间。而就在银
锄湖的东面，还有一条规整的蓝色弧
线，正是华东师范大学内师生最钟爱
的“校河”丽娃河。

这几处湖、河并不相连，到底是
凑巧都在附近，还是曾经连绵相关？

先说银锄湖北面的西虬江。
据《上海地名志》，西虬江位于嘉

定区、普陀区境内，沪宁铁路南侧，起
自封浜，往东经江桥，越新槎浦，过栅
桥至真北路进入市区，汇木渎港折而
东，经长风二村入桃浦。

虬江和吴淞江在历史上息息相
关。因为古虬江原系吴淞江下游，由
于河曲发育，流水不畅，北宋后曾多
次兴工治理，另开新河，残剩旧河道
称旧江，“旧”“虬”谐音，故又名虬江；
一说因河道绵延屈曲如虬得名。新中
国成立以后，历经1954年、1972年、
1980年数次大规模疏浚，截弯取直，
多处填河建房筑路，仅留西、中、东三
段河道，其中桃浦以西河段（西段）
1981年更名为西虬江，以区别于虬江
东段。

长风地块地处虬江和吴淞江之

间，历史上曾是吴淞江下游河床摆
动、水涝严重的重点治理地域。清代
中叶治河以后，水涝灾害减轻，村落
渐增。但直到20世纪初，这一地块还
是一派“地广人稀，河道水网稠密，江
河沿岸多为滩地荡田”的景象。

进入20世纪20年代，沿着吴淞
江两岸，陆续兴办了一些工厂。河滩
一部分属于民族资本家荣宗敬
（1873—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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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两岸，总是活跃着众多商机。
1912年底，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组建的上海福新面粉厂，正是沿苏州
河而建，厂址在今光复路423—433
号、长安路101号位置。从面粉业发
家后，兄弟俩进军纺织业。1915年创
办的申新一厂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
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31
年全盛时期设有9个纺织厂，纱锭46
万枚。

1930年，外侨向申新一厂业主荣
宗敬租地建造游乐场，以1929年上
映的美国电影《丽娃栗妲》（RioRita）
片名命名。这就是今天华东师大校址
所在一带。根据《普陀区志》的记载，
这个游乐场“西傍开阔的东老河，水
质清澈，可供游泳，亦宜轻舟荡漾。岸
边绿柳低垂，岸上草地成茵，有网球
场、露天舞池、供游客小憩的遮阳大
布伞和设有茶座的小洋房等”。这也
是今天华东师大“校河”被命名为丽
娃河的出处之一。

1931年3月4日的上海《申报》和
《时事新报》上载：中山路大夏大学新校
址之西有河流一条，自该校北首，流经运
动场及丽娃栗妲村
直达苏州河，面积
六十余亩，水深岸
阔，清澈见底，游鳞
细藻，直视无碍，夹
岸垂杨，倒影成趣，
风景绝佳，为海上
所仅有。（《长风最
美地名故事之——
丽娃河》，“上海普
陀”公众号）

在新感觉派
代表人物、毕业于
光华大学的中国
现代小说家穆时

英（1912—1940）的小说中提到：“早上朋
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妲摇船去；他们说那
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们，在苏
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文学家
茅盾（1896—1981）在20世纪30年代所
著的上海背景小说《子夜》中写道，一群
青年结伴到丽娃栗妲村郊游，租船穿梭
于小河中，扑面的垂柳枝条迎风飘扬，并
在中途遇到雷雨。

1951年10月，在原大夏大学（创立
于1924年）、光华大学（创立于1925年）
基础上，调进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
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
华东师范大学在大夏大学的原址上创
办。随着新创立的华东师范大学逐步改
建河道，每一代华东师大人都有自己对
丽娃河的回忆。

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杨扬
是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他
记得：“那些年的夏天夜里，晚自习结束
后，男生们会跃入丽娃河游泳。河里的
鱼不提防这些男学生，有时会在水里直
直撞上来。保卫科的工作人员看到学生
下水，就赶过来劝阻，但调皮的学生看
到保卫科的人从这边过来，他们就一个
猛子扎下水底，从另一边游过去。”

虽然，在华东师大创立的同一时段，
1953年，市建设委员会规划在蔡家浜和
盘湾里两地兴建内河装卸作业区及大型
仓库等配套设施，使该地区成为以化工、
机械、铸造为主的新兴工业区，习称“北新
泾工业区”，亦称“长风工业区”。但其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长风公园处于上海
市区的西区，还没进入城市热闹的核心。
在华东师大学生的记忆里，从枣阳路的门
出门，还可以看到长风地区农户的田地。
有同学半夜从宿舍跑出去，去农田里开
玩笑一般摘几根菜回来。

但在华东师范大学里，学生们创办

的夏雨诗社、夏雨散文社和太阳河文学
批评社人才辈出。1992年，余华拿着《活
着》手稿到上海来时，住的就是华东师
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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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料里可见，历史上丽娃河曾经
直通苏州河，并且“西傍开阔的东老河”。

根据1957年报道，长风公园在被
叫作碧萝湖公园之前，这个计划中出现
的“本市第一个大型划船公园”最初的
名字是沪西公园。
“沪西公园占地五百卅七亩，约有四

个复兴公园那样大，东西两边靠近华东师
大和大渡河路，南面毗连光复西路，北面
以金沙江路为界。园内布局将以适宜划
船游览湖光山色为主，并辅以各种水上
建筑物。”文中提到的公园位于当时的西
郊、普陀两区交界处——西老河套地区。

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吴淞江河
道截弯取直，截去了东、西两条河湾。东老
河的一部分是现在华东师大内的丽娃河
前身；西老河与当年的宋家滩洼地相连，
经过人民群众的义务劳动，造就了如今
的银锄湖，作为自然河道的功能消失了。

在时光的倒影里，苏州河、长风公园
的银锄湖、华东师大内的丽娃河本是一体，
在历史上同源。后两者虽然目前都是独立
景观水体，但过去都曾是苏州河的故道。

银
锄
湖
与
丽
娃
河
在时光的倒影

中，苏州河、长风公
园的银锄湖、华东
师大内的丽娃河在
历史上同源。

银锄湖和丽娃河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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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下绝密资料

国民党福州守军的军事部署很快
就由吴石提供给我们党，我方十兵团指
挥员对国民党福州守军情况可谓了如
指掌。更为可喜的是：与国民党福州守
军相反，十兵团指战员精神饱满，斗志
昂扬。经过迅速爬山行军和迂回穿插，
福州战役的序幕声势浩大地拉开了。

8月16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兵临
福州城下。

守将朱绍良、李延年慌忙趁夜幕爬
上飞机，向茫茫大海窜去。

8月17日，在黎明的曦光中，国民
党福建省政府被解放军占领了，一面鲜
红的军旗插上屋顶。福州解放了！成百
上千的市民在福州地下党的组织下，欢
呼雀跃地走出家门，涌上街头，迎接解
放大军进城。

当天傍晚，东街口、南门兜、大桥头
到处张贴着一份《欢迎福州解放——敬
告同胞书》，上面联合署名的是萨镇冰、
丁超五、刘通、陈培锟、史家麟、何震、卢
金三7人。其中前6人为福建知名人士，
多为吴石的好友，卢金三系第四野战军
城工部干部，这份联名告示对安抚福州
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极大作用。

吴石离开大陆前，不仅设法保住了福
州这座千年古城未遭战火的洗劫，也巧妙
设计留下一批极有价值的秘密档案。

1948年秋，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
机关分水路、陆路向台湾、广州撤退。此
时，“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打算将“国
防部”史政局所保存的一批军事机要档
案直接撤运台北。吴石得知后就盘算如
何将之截留下来，想出一条锦囊妙计。
他向陈诚提出：“暂移福州。进则返京容

易，退则转台便捷。”他这一巧妙的折中
建议理由实在，外人是看不出名堂的，
很快被采纳。1948年12月下旬，“国防
部”史政局专门组成遣送小组，自南京
押运机要档案500余箱，以军用专列先
送上海，再由联勤总部征用的“东南”号
海轮转载南下。1949年元旦，这批机要
档案运抵福州马尾港，租用民船盘驳到
福州台江码头，继以货车、肩抬接运至
于山，保存在戚公祠大殿内。为确保安
全，全副武装的警卫日夜守护于殿门内
外。转眼到了5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挥
戈南下，当局电促其将存榕档案速运台
湾。这时，吴石心里正盘算如何将机要
档案留给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便以“军
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以百余箱参考资
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
批，派小组中的两名外省籍组员率警卫
先行押运去台。事后证明：这种颠倒绝
密与非绝密两类档案、资料发运顺序的
做法，的确有效拖延了时间。在第一批
档案启运后半个月左右，解放军以破竹
之势越浙、赣直逼闽北。为防范焚毁，6
月上旬的一天，吴石下令将全部绝密档
案转移到仓前山麦园路福建省研究院

书库匿藏。当时，他即密谕绥靖公署第
四处少将处长傅为翘，派军车、士兵经
彻夜抢运，于翌晨黎明前完成，并向好
友、研究院院长黄觉民作了交代。

吴石携眷赴台前，召集部下作了简
明而严肃的面示：须尽职留榕，保护档
案，一切按黄觉民院长意图办事。

1949年8月中旬，吴石接到“总统
府侍从室”从台湾发来赴台的电谕。

行前，他召其亲信部下到家中，语
重心长地说：“南运的绝密资料关系重
大，应妥善保管，不得有任何闪失，就留
待福州解放时呈献人民解放军。”福州
刚一解放，他的亲信部下柯玉锜、郑葆
生、王强3人遵照老长官临行前的嘱咐，
与黄觉民一起，自动列册将南运的绝密
资料呈献福州市军管会，了却老长官的
心愿，自己也从此走上新生的道路。

1949年8月13日清晨，吴石乘机离
榕赴台。《福建时报》1949年8月14日报
道称：“榕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昨晨乘
中航机飞台，定下周内返榕。”

此报道暗示了吴石的行踪。而同日
《星闽日报》则透露：“福州绥靖公署中
将副主任吴石，昨日晨乘中航班机离开

福州，到台北去。闻说是他任东南军政长
官公署办公厅主任云。”这则新闻让人联
想到吴石的政治归途。在人们的关注与关
切中，吴石离开了福州，从此杳无音信。

别了，福州！吴石这一别，离福州解放
不到4天的时间。他这一次离去，有更重
要的事要去做。这一别，他再没有归来。

对于台湾，吴石并不陌生。作为战略
军事专家，他对台湾在中国版图上的重要
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他早在抗战全面
爆发后，就一直关注跟踪台湾的动向，积
累相关情报，等待着把台湾带回家。1940
年8月，吴石在《大成日报》上发表《倭南
进政策之检讨》的文章，其中专门就台湾
与倭南进之关系进行阐述，展现了他对台
湾问题的战略思考。吴石指出：“有一点我
们不能不注意到的，就是凡要觊觎一个地
方，不能不先就地理上、军事上、经济上觊
觎择一适当的根据地，然后由此出面进
取，便可收得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台湾便
成了倭寇南洋的据点。现在我们对倭寇与
南洋的关系，来进行一个概略的观察，便
可知道台湾在倭寇南洋政策中所占的地
位是何等的重大了。”

1949年8月13日清晨，吴石携家人乘
军用飞机在空中盘旋，往东南方向离去。
他面对逐渐邈远的福州市景，深深沉陷在
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中，心中默念：福州，
我不久就会回来！在他的心里越来越明确
的判断——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此时，他的挚友何遂根据组织的安排已
在台湾执行任务，等待与他会合，谋划策
应我方南下大军，实施获取重要军情、阵
前起义等要事。

而他另一位挚友刘斐和袍泽黄绍竑
已在北上的路上，走在通往迎接新中国的
路上。

（三十）

郑立 著

吴石 传


